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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记忆

许喟然叹曰：吾与沪也（我赞同上海文庙书市的做法啊）。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面阔三间，稳重、端庄。檐下悬

有一块上书“万世师表”的金色大匾，殿前月台（又称石露台）

上，孔子立式佩剑青铜像矫矫矗立，气度渊渟岳峙。月台东南部

置有大成钟一口，钟灵处镶嵌上海市花白玉兰的图案；撞击此钟，

响彻云霄，声波可持续 3 分钟之久，为各地文庙之最。而千百年

来的圣人之道，恰如这悠远的余音，传到了每一个国人的心底。

民间熟知，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故孔庙亦称文宣王庙；

明朝以后称文庙，则是相对武庙（关、岳庙）而言。文庙是古

老中国的县城“标配”，它供奉的不是一个宗教神祇，而是一

种无坚不摧的信仰——孔子是素王，他并未掌握政权，其影响

在文化、教育层面。绝对的功利主义或许对“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持保留态度，但素王不争一日之短长，夺青史之流芳，

如果说中国有跨越朝代的贵族，最无争议、众望所归的人选，

从来只是孔子一个。这位精神贵族被中国读书人视为老师的老

师、至高的思想指引、无冕的虚拟领袖，如此认知根深蒂固，

终形成薪尽火传的信仰体系，虽屡经挫折，依然顽强地保存在

中国士子乃至中国百姓的血脉里。进而，属于仲尼的文庙，亦

象征着沂水春风的公共领域，一旦进入，意味着某种身份的认同、

自我的展示、价值的确认。

20 世纪后半期始，哲学家和地理学家提出了地方（place）

的概念，以区别显得冷冰冰的、与人类生命没有直接干系的空

间（space）一词。地方（place）让我们不自禁地想到土地、家乡、

亲友等等，都是跟我们的“主体”紧密缠绕在一起的；而激活

“space”里的“place”属性、实现从空间到公共领域的转变，

很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事件、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上海的文

庙本身不过一座建筑，因为有了孔子（领头人），有了书市（事

件），有了居民、商贩、买家的交集（群像百态），所以它不

孤立，它有温度，有深刻的人文内涵、生活内涵。

蘅皋日暮碧云散，赌书泼茶红窗畔。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

如今无一半。明明知晓，改建后总有“文庙归来”的那一天，可

我就像写下《社戏》的迅哥儿，难免淡淡地怅惘着，“真的，一

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

夜似的好戏了 ”。自然了，鉴于年代久远，内部结构老化，而

周边环境、本体、规制等因素已严重制约文庙的整体发展；另一

方面，黄浦区老城厢旧改正在提速中，改造老城厢、更新城市面

貌也是文庙路街区居民的强烈心愿，对文庙及周边学校的修缮，

势所必然。逼仄的生存空间、简陋的功能设施、安全卫生隐患将

得到改善，怀旧的感伤后，我们拥抱未来，也期待修葺一新的文

庙光彩焕发，既成为市民、游客抚今追昔、思古图新的海派地标，

又秉承讲人情、接地气的朴素传统，融合自身文化底蕴与上海国

际化大都市的背景，营造沪上消费文明的新潮流。

老书虫们顶顶关心的问题是，届时，文庙的书市能不能恢

复如初？据悉，眼下除福佑商厦、福民珍宝城旧书摊颇多，灵

石路的聚奇城也曾开过周六旧书集市。此外，新址在北苏州路

的犀牛书店、新址在伟德路的复旦旧书店等，各自拥有一批忠

实的拥趸。虽然因网络购书兴盛，以及开店成本、货源和管理

的缘故，上海的旧书市场或旧书店不及往日风光，但“正宗”

的读书人初心未改、清狂未改，还是痴痴盼望与实体市场的一

再重逢——穿梭书肆，如鲲鹏入海上天，逍遥无可比拟；一眼

万年，择定心仪佳作，恰似“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最终，你认真挑选的每一本、认真翻阅的每一页，扩充了你的

人生、慰藉了你的性灵。

记得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写道，人就像一朵花苞，做的事、

读的书，乍看没有影响，但你终究会因为这些特定东西里非同

寻常的含义，一瓣一瓣地绽放，直到完全盛开。而斯皮尔伯格

执导的《头号玩家》让游戏世界“绿洲”预示了元宇宙时代的

来临，却在赛博奇观的夹击下不自觉地忽略了另一个原始的元

宇宙——理想的人类大脑，应该无边无垠、无拘无束，书籍正

是一把把解锁大脑元宇宙神秘星球的钥匙，当你登陆一颗新的

星球，饱览新的胜景，你开辟的是自己的皇朝，编撰的是自己

的神话。

它永远不会背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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